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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时期贵族女性的政治行为 

高　畅

（镇江高等专科学校 人文科学系，江苏 镇江 ２１２００３）

［摘　要］先秦两汉时期的贵族女性在政治、军事、外交领域中非常活跃，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但是，其政治权力具有不
稳定性和局限性。不稳定性即女性政治权力不可能长期保持在同一水准；局限性则指缺少固定的女性外庭官员制度，使得

政治权力集中于少数高级贵妇，影响局限于宫廷，国家各级行政权力仍由男性官员掌控。形成这两个特点的主要原因在于

贵妇们本身并不拥有合法的政治权力，其权势是男权的衍生，她们依然处于附属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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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两汉时期的贵族女性在政治领域非常活
跃。除了史书记载的多位对朝政有重大影响的女

主、贵妇，还存在着诸多为维护汉民族内部团结，为

了维持与少数民族和平友好关系而缔结政治婚姻

的杰出女性，甚至在商代出现了女将军，在汉代出

现了女外交官。这使后人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汉以

前女子在政治领域内巾帼不让须眉的昂扬面貌。

　　一　先秦两汉贵族女性涉及的政治领域

（一）征战与祭祀

先秦两汉的贵族女性因各自所处的时代不同，

其政治行为的侧重点也不相同。商周时期，“国之

大事，在祀与戎”。甲骨卜辞证实了商代高级贵族

女子在军事和祭祀上享有后世女性难以企及的地

位。例如商王武丁的“诸妇”多次参与军事活动，有

时是征集士兵。如：

呼帚（妇）好先共人于庞。（《合集》７２８３）
这条卜辞是卜官问：叫妇好先到庞地去征集兵员

吗？殷商时期战争频繁，征兵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类似

的卜辞就有１０条左右，可见妇好征兵次数之多。
有的则作为将领直接领兵作战：

辛巳卜，争，贞：今 王共人乎（呼）妇好伐土

方受 又。五月。（《合集》６４１２）
贞：王令妇好从侯告伐人。（《合集》６４８０）

辛未卜，争，贞：妇好其从 伐巴方。王自东

伐戎陷于妇好立。（《合集》６４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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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登帚（妇）好三千，登旅万，乎（呼）伐……

（《英藏》１５０正）
贞，勿乎（呼）帚（妇）

!

伐龙方。（《合集》６５８５正）
以上卜辞大意是武丁的两位妻子妇好、妇

%

率

兵讨伐商朝周边的方国。其中第４条的战事召集
了包括妇好的３０００人在内的共１３０００人的军队，这
是卜辞中动员军队人数最多的记录。“从”在卜辞

中是“率领”之意，商王派遣女将率领其他将士出征

这样规模空前的战争，足可见当时一些贵族女性拥

有非常高的政治军事地位。而妇好墓出土的大型

铜钺，也证明了这一点（斧钺主要用于治军，是军事

统帅权的象征）。事实上，在商代，贵族女性参与戎

事是普遍现象。罗琨先生指出：不仅商王的法定配

偶要参与征伐，那些担任封疆警卫的侯伯或官吏，

他们的妻子也要分担警卫之职。［１］

《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鬼，先

鬼而后礼”。殷人生活几乎无事不卜，祭祀是非常

重要的政治活动，而贵族女性亦参与其中，例如进

献并管理甲骨。根据《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初步统

计，有关“示屯”的刻辞共有１９８条，其中约有１００
条是女性所“示”。如：

庚午妇宝示三屯。岳。（《合集》６４５１臼）
己亥妇 示一屯。 。（《合集》１７３９３臼）
学术界对“示”的解释有三种：一是整治龟甲，

二是验收龟甲，三是祭祀龟甲。无论哪一种都说明

了商王诸妇参与了占卜祭祀的工作。

（二）干政与执政

先秦两汉时期女性最常见的干政者是后妃。

干政一词表明了贵族女性政治行为的深度，即干

预、涉及，表现了政治行为的不全面性。不论是偶

尔为之还是频频动作，女性往往只在自己需要的时

候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政事中，常有明确的政治

目标，行为的成败短期内就能确定。这种干政与把

持政权，“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执政还是有区

别的。周朝立国后建立起一整套宗法制度，“妇无

公事”的礼法将女子阻挡在政权之外，因此女性已

经不可能长期名正言顺地决策政事（男性君主也不

会允许），而只能直接或间接地对某些国事进行干

预。皇室女性的干政主要集中在策立新君以及维

护外戚、宠臣权利上。

例如《左传·文公八年》载宋襄夫人因昭公对

其不礼，剪其党羽，并立公子鲍为国君。又如西汉

景帝姐姐长公主刘嫖利用自己特殊身份和自身权

威，在废立皇后、嫔妃、太子、太子妃，缓解太后、景

帝，梁王三者的紧张关系等重大事件上发挥了不可

忽视的政治作用。另外，有些女性虽非皇室女性，

但也可以通过与皇帝建立特殊感情间接施加影响。

例如被封为野王君的安帝乳母王圣与“大长秋江

京、中常侍樊丰谮太子乳母王男、厨监邴吉，杀之，

太子数为叹息。王圣等惧有后祸，遂与丰、京共构

陷太子，太子坐废为济阴王。”［２］

西汉开国皇后吕雉在汉高祖在世时已参与政治

活动，刘邦死后，她以强势太后的形象辅佐孝惠帝；

孝惠驾崩，少帝继位后，吕后临朝称制八年。其政治

活动的广度和深度，明显超过殷商贵族女性的从政

以及历史上诸多后妃的干政，尤其是临朝八年，近似

武则天的执政。吕后维护中央集权，稳定边疆、惠商

惠农的举措，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得

到了司马迁的高度评价：“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

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

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

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３］

（三）其他政治行为

以上事例中均为宫廷贵妇，因与最高统治者关

系密切获得较多的参政机会。那么，普通贵妇是否

也拥有过政治权力呢？以下几条甲骨卜辞说明商

代诸侯和大臣的妻子们也会参与一些政事。

乙未贞，其令亚侯帚（妇）。（《屯南》５０２）
丁未，贞：王其令望乘帚（妇）其告于祖乙。

（《合集》３２８９７）
王 曰： ，其 来艰。迄至九日辛卯，允

来艰自北， 妻 告曰，土方 我田十人。（《合

集》６０５７反）
亚侯即亚地的首领，望乘、师般是商王的大臣。

前两条都是商王交代亚侯和望乘的妻子完成某项

政事。第３条大意是说灾难来自北方， 妻告土方

入侵其田，劫掠走了１０人。“妻”是对女性配偶之
亲称，其中“ ”为夫家的氏族名号，“ ”为其私

名。 妻向商王汇报土方入侵之事，说明她承担着

军政事务。可见，殷商时期贵族妇女涉及军旅之事

的并非仅限于“王妇领兵”，其他族氏的贵族妇女也

参与其中。

汉代亦有女性被封为列侯、封君，她们是有一

定的职权和机会过问政治的。如樊哙的妻子临光

侯吕
&

，在“高后时用事专权，大臣尽畏之”。有些

操纵着缉捕的权力，因此，文帝不得不在“七年冬十

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无得

擅征捕”。［４］有些还能参与国家一些重大决策。汉

初平定诸吕后，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阴安侯、列

侯顷王后与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议

曰：‘大王高帝长子，宜为高帝嗣。’”［５］阴安侯是汉

高祖的嫂子羹颉侯信母，顷王后是代顷王刘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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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她们被大臣们邀请一道参与新皇继位问题的

商讨。尽管其实际作用有限，但参与迎立新帝的讨

论，表明女性在政治生活中有一定的地位。

以上贵族女性的政治活动是在皇权允许范围

之内的，有些则是为了私利而进行的。如景帝时淮

南王刘安意欲谋反，“有女陵，慧，有口辩。王爱陵，

常多予金钱，为中
'

长安，约结上左右。”［６］这位王

女堪称中国早期的间谍。

（四）婚姻外交

《礼记·昏义》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

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此定义揭示了婚姻

的首要目的是“壮势”。对诸侯和贵族而言，婚姻具

有联结异姓、巩固统治的作用。政治联姻是扩大己

方势力的机会，出嫁他国的贵族女性，往往承担了

国家外交的使命。或结交军事同盟，或恃大国以图

存，或为了开疆拓土、兼并他国，或为巩固盟约，或

为解除兵威，或是酬恩报德。许穆夫人从女子的角

度揭示了政治婚姻的目的及作用。据刘向《列女传

·仁智传》记载：

古者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系援于

大国也。言今者许小而远，齐大而近。若今之世，

强者为雄。如使边境有寇戎之事，维是四方之故，

赴告大国，妾在，不犹愈乎！今舍近而就远，离大而

附小，一旦有车驰之难，孰可与虑社稷？

许穆公和齐桓公都向卫国求娶许穆夫人，卫国

国君打算把她嫁给许国，而许穆夫人根据齐许两国

情况以及从卫国的长远利益着想，希望自己能嫁到

齐国。即使她的想法很有道理且完全为了卫国利

益，也没有能改变国君的主张，最后仍被嫁到许国。

可见，政治婚姻中女子个人的情感、意愿是不被考

虑在内的（男子有时还会被考虑）。春秋时期常常

发生国君强夺儿子新妇为己妻的史实也证实了这

一点。“嫁女之国对于这种将明媒正娶的太子之妇

转成为国君之妇的严重违反礼制的行为，却采取了

不闻不问的默许态度。”［７］因为双方看中的是婚姻

关系的顺利缔结和随即而来的国家利益，只要双方

的政治联盟能够进行，婚姻的对象并不重要，何况

嫁给在位国君要比储君更能获得立竿见影的联姻

效果。但对婚姻的承受者之一的贵族女子，无疑是

非常尴尬而痛苦的。《诗经·邶风·新台》中“燕

婉之求，騝郬不鲜”，“燕婉之求，騝郬不殄”，“燕婉

之求，得此戚施”几句反映了这种痛苦的心理———

“本想嫁个如意郎，碰上个丑汉蛤蟆样”。古代女子

出嫁甚早，正值豆蔻年华的少女大概都不会愿意委

身一个年迈的父辈吧。但她们无法抵抗，无从选

择，大多数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家族或父亲的安排。

这些女性情感世界往往非常空虚，很容易卷进宫廷

秽闻和政治斗争中，被民众鄙视唾弃。

当然，也有婚后夫妻感情深厚的，不过正如恩

格斯指出的“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

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

而是婚姻的附加物。”［８］

汉代女性在外交舞台上亦书写下浓墨重彩的

一章。与少数民族和亲是汉朝一项重要政策，人选

多为宗室女子和宫女。武帝元封年间，朝廷派江都

王刘建女细君公主出嫁西域乌孙王昆莫。细君公

主病逝后，汉朝又将另一宗室女解忧公主嫁给乌孙

王。解忧公主的侍者冯燎“能史书，习事，尝持汉节

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敬信之，号曰冯夫

人。”［９］元帝时，宫女王昭君和亲匈奴。她们的活

动，为密切汉朝与西域的经济文化联系，保障丝绸

之路的畅通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　先秦两汉女性政治行为的特点

先秦两汉时期女性政治行为主要集中在贵族

女子上，总体而言，其政治权力具有不稳定性和局

限性。不稳定性即女性政治权力不可能长期保持

在同一水准。以太后为例，西汉初期的太后权力以

吕后为最，后继的薄、窦、王三后权威总体呈下降趋

势。东汉太后们有的甚至在残酷的权力斗争中不

得善终。如阎太后、桓思窦太后均在宫廷斗争中失

败被迁别宫，“家属徙比景”；董太后在与儿媳何皇

后争权落败后“忧怖，疾病暴崩”；何皇后升为何太

后，又被董卓鸩杀。局限性则指缺少固定的女性外

庭官员制度，使得政治权力集中于少数高级贵妇，

影响局限于宫廷，像冯燎那样的女外交官并非常

态，极其偶然和罕见。国家各级行政权力仍由男性

官员掌控，即使是贵族女性政治行为最为活跃的商

代，男性也是政治军事行为的主导———有研究指

出：“从现有卜辞的数量对比来看，主要还是男性将

领出兵征战，妇好等贵族女性也参与帅兵征战，但

记载的频率大大低于男性将领”。祭祀方面也是如

此。商代部分高级贵妇被列入受祀祖先之列，可以

和男性祖先一样享受独立的、有固定日期的有规律

的祭祀。但是，这种地位是不以损害男性利益为前

提的。有学者通过对周代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发现

女性在祭祀中也处于附属地位。［１０］

形成这两个特点的主要原因在于贵妇们本身

并不拥有合法的政治权力，她们的权势是男权的衍

生。如商朝的王妇虽然权力在握，但它来自于丈夫

的神威和授权；两汉太后们的干政得益于礼法对孝

道的提倡。因此，越是和男性统治者血缘关系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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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关系密切的女性，可获得的政治权力越大，政治

行为的效果和影响越显著。例如，太后的权威远超

皇后，部分公主权势也甚于普通宫妃、贵妇。像汉

景帝姐馆陶长公主，就是后宫嫔妃争相巴结的对

象，“景帝诸美人皆因长公主见得贵幸’；幼年登基

的汉昭帝，其长姐鄂邑长公主因照顾昭帝生活起居

劳苦功高，曾多次受到大量封赏，地位尊崇，后来连

昭帝立后纳妃之事也一手操办。她们所参与的政

治活动，虽然并非真正的施政行为，只是利用自身

优势对朝廷的决策施加影响，但对朝政格局的变化

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女性与后继皇帝

血缘关系的疏远，发挥的作用就日渐衰弱了。馆陶

长公主在窦太后去世，侄子汉武帝掌握实权后，连

女儿的皇后之位也未能保住，原先极力讨好她的武

帝之母王太后则权势上升。

西汉后期到东汉，公主们的政治影响几乎湮没

不闻，只体现在她们的婚姻之中，这仍和她们与执

政者的关系密切程度有关。如西汉末，王莽篡权，

宣帝女敬武长公主疏王氏。王莽自尊为安汉公后，

公主又“出言非莽”，王莽“发扬其罪，使使者以太

皇太后（成帝母王太后）诏赐主药”，“使者迫守主，

遂饮药死”。［１１］宣帝儿媳王太后因是后继皇帝之

母，可以轻易处死失去父亲庇佑的敬武长公主。东

汉临朝的六后大多没有生育，其他后妃所生公主也

就不像馆陶长公主那样，即使在皇帝驾崩后，仍然

可以依靠母系势力涉足政治圈。

另外，以下因素也往往对女性政治行为产生一

定影响：

首先，权力的行使受到时局的制约。比如商代

武丁时期的王妇领兵、征兵。商代社会生产力还比

较低下，政治组织形式虽然已具备“早期国家”的形

态，但完善的管理机构尚未建立，且人力有限，每个

男子都要最大可能的扮演各种角色———农人、猎手、

军人集于一身。在国家管理人员的安排上，商王常

让自己家族成员或亲信奴仆中能干的人执掌多个关

键职位。如果王妇能力较强，也就理所当然的被商

王委派多种政治军事任务。到了周代，生产力有了

极大的提高，周人采取了宗法制度，统治方式进一步

完善，文化发展迅速，由此很多政治军事事务有足够

的男性官员承担，已不需要贵族妇女亲历亲为了。

汉初吕后能够长期执政也和当时政权初建，国

家还不稳定，功臣存在坐大可能的时局有关。当国

家安定，官僚机构能够正常运转，后继的太后们就不

可能效法吕后执政了。东汉一代女主频现则和皇帝

多为幼主登基有关。其他贵族女性亦如此，汉初国

家典章尚不完备，某些贵妇还有捕人之权，当汉文帝

逐渐握稳权柄，国家渐宁后就废止了这一权力。

其次，部分男性统治者或性格懦弱或长期患病

或能力低下，给了女主施展政治才华的空间。汉惠

帝为人温和敦厚，后又长期患病，使得性格刚毅的

吕后轻易掌握了政权。假如君主强势，比如汉武帝

时期，太后的政坛权威相比吕后就逊色不少。

最后要说明的是太后们的权势也和她们本身

能力强弱有关。见惯了刀光血影，政治经验丰富的

吕后，当然比只是“婉顺得妇人道”，皇后都做得战

战兢兢，于政治一窍不通的汉成帝之母王政君更能

掌控政权。

综上所述，先秦两汉时期女性的政治行为主要

集中于贵族女子，她们在政治、军事、外交领域中非

常活跃，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但是，贵妇们的

政治权力具有不稳定性和局限性，因为她们本身并

不拥有合法的政治权力，其权势是男权的衍生，贵

族女性依然处于附属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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